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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史公祠的那日，我本不意久留，因來此僅為憑弔，之後還想去大明寺品茗。

我不曾料想，這青翠滿園卻荒無人煙的祠堂，竟讓我駐足了整整一個下午，直到

閉館時分。留住我的，是一陣突如其來的笛聲。 

   那時我正站在史公墓前，那笛聲傳來的時候，有風吹過梅花嶺上雜草。風聲

模糊了笛音，我初以為是園子裏的音響播出的曲子，聽得並不真切，卻覺那時斷

時續的笛聲給史公祠平添了一絲蕭瑟。我繼續沿著梅花嶺下的小路朝裏走著，內

園居然十分開闊，有一口生滿浮萍的池子，池邊一爿涼亭倒頗有蘇式園林的韻味。

四周安靜得緊了，真似王維詩中的境地：「雨中山果落，燈下草蟲鳴。」我忽然感

到一陣涼意，方才那已斷了的笛聲又飄了過來。那聲音不再飄渺，卻更加嗚咽，

那吹奏者似乎想把滿園的翠色吹成蒼黃。如此淒切，如此荒涼，如此幽怨。 

    我終於感到這不是音響播出來的聲音，它不帶任何的雜質，卻擁有如此飽滿

的情感，並且與整個園子融為一體。必定是有人在史公祠的某個角落，靜靜地坐

著，吹奏著，或許眼角還含著淚光。我很想見一見這位吹笛子的人。 

    我循聲找去，沿著池邊的回廊朝前走。不遠的前方有一個小小的涼亭，亭中

有一方石桌，桌旁的石凳上坐著一位男子，笛聲正來自於他手中的短笛。我不意

驚擾他，於是找了個乾淨的臺階坐下來，靜靜聽他吹奏。他的背影頗清臒，身材

不高，穿著一件格子襯衫，足上是一雙布鞋。若在人群中，他一定很不起眼。 

    一曲終了，他放下笛子，翻開桌面上的一本書，竟哼起了昆曲的調子。乍聽



之下，還是女聲。唱的什麼段子我自然聽不明白，但那如潺潺冰泉一般的聲音顯

出了他不凡的功力。上主真待我不薄。在這靜謐的下午，遇見一位素不相識的藝

人，欣賞只屬於吳中故地的曲子。能不憶江南？ 

    他唱罷一曲，拿起笛子輕輕地擦拭著，我趕忙走上前去。拱手問道：「先生

方才唱的可是昆曲？」他頗有些驚訝，不想在這園子裏面竟還有駐足聆聽他唱曲

的遊人。他面容尚算清秀，看上去最多三十歲，眼神中卻有一種出世的淡然。他

答：「這是昆曲啊，你也喜歡昆曲麼？」我表示自己僅略知皮毛，甚至連一出完

整的曲子都未能聽過。他有些自豪的樣子，於是放下手中笛子和我聊起昆曲來。      

    他是湖北人，來揚州專為學習昆曲。起先他不會說吳語，昆曲的唱詞無法聽

懂，現在已經學了三年，不僅聽詞無差，咬字亦近當地口音了。他在曲藝上的確

有天賦，加之聲線很好，除了老生老旦唱不了，其餘角色都能勝任。他剛看的書

正是一本曲譜，唱的是《牡丹亭·驚夢》中的一段，他反串杜麗娘。他吹奏的笛

曲也是《牡丹亭》的一首配樂，杜麗娘遊園驚夢，傷春思情，和著史公祠的景致，

確有荒疏蕭索之感。 

    票友當到這個份兒上，足以令他自豪了。 

    我問他為何來史公祠練曲，他笑了笑，說：「我在這裏學習古琴，這園子很

清淨，正好適合唱曲。」我大感驚訝，因為據我所知，現在彈古琴的人不多是因

為教古琴的大師太少。這些大師一般只收幾名弟子，不會像古箏那樣批量培訓。

莫非這史公祠裏住有高人？他為我解惑道：「這裏有一所教古琴的學校，是廣陵

派的『道場』。」廣陵派是中國古琴藝術的重要流派之一，發源於揚州，興盛於江

南地區。揚州的古琴普及程度遠高於中國的其他地方，在揚州城內便有上百家做

琴的作坊。 



    他為我細說揚州古琴業的現狀與發展，語氣中帶有對這門傳統藝術的深深喜

愛之情。他說：「古琴（的品質）只會越彈越好，古箏只能越彈越差啦！」他學古

琴也有一年多了，可惜那日未帶琴出來，無緣聽他彈奏一曲〈鷗鷺忘機〉。 

   令我好奇的是，他來揚州既學昆曲又學古琴，想來學費不菲，而他又幾乎能

每日來史公祠練曲，他以什麼工作維生呢？我這樣問他，他哈哈一笑，說：「我

的生活很悠閒啊，一周只用工作兩三天，其餘時間都可以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我問：「揚州房價也高，你又吃又住又要學藝，一周只用工作兩三天？」看我不

信，他接著解釋道：「我在附近一家學校教美術，給孩子們補補課。我大學學的

是國畫專業，書法自己也練了有十年了吧！」聽他的昆曲我已相當佩服，誰料他

竟琴棋書畫樣樣精通，此真文人也！他又開始談他的生活之道：「我正跟著一個

做琴的師傅學手藝，現在幫他上琴弦。給一把琴上弦我拿三十元工資，我一周可

以上一百把琴弦，你說我悠閒不悠閒？」我連連表示佩服。輕鬆賺錢、輕鬆生活、

做自己想做的事——這樣的生活僅僅存在於我們的理想之中，今天居然見到了一

位成功的實踐者。 

    他說他一生以追求中國古典藝術的至高境界為理想，現在只能算入得其門。

他從國畫中脫身出來潛心練習書法也是為了提升自己的境界。國畫之道，畫十年

也許會小有所成，而練十年書法卻可能依舊無法登堂入室。真正的國畫大師，如

大器晚成的黃賓虹，皆以書入畫，待書法功力已臻化境之時再繼續繪畫，其時筆

力心境已與最初習畫時判若雲泥，故所畫之作品可以登峰造極。後人認為黃賓虹

的境界高於齊白石，也有一定的道理。 

    我問他打算在揚州呆幾年，他說明年應該就會離開，因為杭州佛學院開了一

門藝術科，他打算去那裏潛心練習書法和曲藝。他笑著說：「這樣的機會很難得



吧，杭州佛學院不僅免學費，還發生活補貼。他們對學生只有兩項要求：單身和

吃素。我正好都滿足。」我說：「你簡直是現代的隱士了，而且大隱隱於市，你的

生活不知要羨煞多少旁人！」他意味深長地答道：「只是沒有多少人敢像我一樣

吧。」 

    我順著他為我指的路找到了藏於史公祠深處的廣陵派琴館，館內正有幾名衣

著淡雅的女子在專心撫琴，館外幽篁叢叢，綠樹成蔭，一掃史公墓前荒涼的氛圍。

這裏真是一處妙境。參觀完琴館，我轉回涼亭繼續和他談天。我們一直閒聊著關

於藝術和歷史的話題，不知天色已漸漸暗了下來。我早失了去大明寺品茗的雅興，

與一高人交談，豈不更加快意？ 

    轉瞬到了閉園的時間，他將笛子和曲譜裝進一個布包中，起身和我一同走出

了史公祠。        

    末了，我與他揮手告別，他騎著單車迅速消失在這傍晚的揚州城中。友人已

來電催我吃飯，聽說我沒有去大明寺，他大呼遺憾。臨走的時候，我才想起自己

竟然忘了詢問那隱者的姓名。也許，這才是緣分吧。 

 

 


